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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村”里的夫妻义工

在这次“回娘家，庆中秋”活动
中，1973年出生于琼海的副团长王
雪琴是惟一一个在丈夫陪同下回
乡的海南妹。初看到她，一头干练
的短发、爽朗的笑声、柔婉的面容，
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意，此时
的她在台湾已经找到了自己可靠
的后盾，他就是此次一同回乡省亲
的丈夫吴克晃，而他总是满怀爱意
地注视着她。在双方家长的见证
之下，2014年5月20日，二人正式
公证结婚。王雪琴十分珍惜这一
段缘分、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我嫁到台湾找到的第一份
工作就是在丈夫家的工厂里”。相
识十几年，几度中断联系，从陌生
到熟悉、从偶然交集到相互了解，
依靠着一颗同样乐于助人的热忱
的心，有着相近价值观的两人最终
走到了一起。

“我本身有做海南新娘的义工，
只要知道哪里有海南新娘，就会去
拜访她。我知道结婚所有的手续，
所有的福利，她们会不会办证件，知
不知道多少年可以领到身份证，政
府的相关补助如何申请，她们不知
道的，我都会告诉她们。”即使是在
自己生活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王
雪琴也不遗余力地去帮助每一位向
她求助的海南新娘。“因为我经历过
的，就要跟她们分享。”

据王雪琴介绍，台湾苗栗县约
有上千位海南新娘，苗栗县头份镇
上还有个“海南村”，有十多位海南
新娘，是海南新娘比较集中的地方，

“并且都是嫁过来十年以上的，现在
小孩子长大了，自己也找到稳定的
工作了。”“海南村”里的新娘大多来
自文昌、琼海和海口，但其中以琼海
居多。“因为以前家里都是耕田的，
当时海南的经济能力还没有发展起
来。”当时，在这些海南妹的想象中，
台湾是一个“富裕的地方”的概念，
而海南与台湾类同的岛屿生活、相
近的生活习惯、多元的民族文化不
仅让她们在满足新鲜感的同时又能
感到浓浓的乡情，所以，“嫁到台湾”
就成了姑娘们心目中合适的婚姻选
择方向。

“有时候大家会聚
一聚，煮家乡风味为
食。”乐于助人的王雪琴
经常往来于这些姐妹之
间，互帮互助，对于这些
同乡她并不陌生。她的

丈夫吴克晃是这么笑着评价她的：
“爱管闲事”。“有一次，已经晚上十
点多了，有人打电话给我太太求
助，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南女
子。我太太二话不说就到火车站
去接她。去了才知道，那是个刚嫁
来台湾因为无法接受男方贫困的
家庭条件离家出走的新娘。我太
太就劝她，开导她，为她奔走……”
吴克晃滔滔不绝地列举着王雪琴
的“罪状”：“我太太说，不管怎么
样，如果男方愿意留下这个太太的
话，就要好好地善待她。如果不愿
意留的话，要确保她安全地回到海
南去。”对于吴克晃和王雪琴夫妻
俩来说，这样的事情早已习以为
常。他们常常一整天在路上奔波，
而每一次，他都会陪在她身边。面
前这个温柔“数落”着自己妻子的
台湾男人骨子里又何尝不是深深
心疼着、爱着，为她自豪骄傲着呢？

像总结似的，吴克晃感叹道：“就
当作积德吧，毕竟我们今天有能力帮
助别人，这是我们的幸福。”

风雨中彼此温暖

1989年，大陆首例涉台婚姻在
厦门登记成功，随后，两岸婚姻数
量以惊人的速度不断上升。然而，
在这个时代潮流中，有不少女子是
抱着好奇心和希望来到的台湾，她
们以为可以“从此过上幸福的生
活”，却不料，等待她们的是重重困
难和障碍，有些更是受到虐待和歧
视。在遇到幸福之前，曾经的王雪
琴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吃过
很多无法找人倾诉的苦和独自度
过的无数黑夜。

“我 1997 年嫁到台湾苗栗
县。”王雪琴回忆，由于小的时候家
里条件并不好，人丁也并不兴旺，
所以总是遭到邻居的欺负，所以她
暗自下定决心要支撑起这个家。
在念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王雪琴
就独自走上了出门闯荡的艰苦之
路。从卖冰棒到在工厂当工人、从
做贝壳工艺品制造到跑啤酒业务，
她一天兼做着两份工作，辗转于琼
海、海口、深圳，甚至乡镇里大街小
巷都曾留下过她的足迹。

为了改变这种困境，王雪琴迫
切地希望换个环境去奋斗。“后来
一个朋友嫁到台湾，我也想嫁到台
湾去，当时她介绍男生回来，就几
十个人坐在一块相亲，我就被看中
了，嫁出去了。”说起当初匆促的决
定，王雪琴笑了。“我去婚姻公证处

登记回来，跟我妈说‘我嫁去台
湾’，她就点了个头‘嗯’。”因为从
小养成的独立性格，家里人也习惯
了王雪琴为自己的事情做主。

然而，当24岁的王雪琴嫁给
大她整整12岁的第一任丈夫后，
日子却过得更加艰难起来。

“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去到
台湾才发现‘夫家一山过一山，怎
么还不到家呢？’”事实是，王雪琴
前夫的家庭条件十分艰难，但是
独立并且乐观的她并没有选择懊
悔和逃避，“因为自己性格的关
系，觉得环境再怎么差，前夫对我
还算好，我觉得都能过下去。”但
是，随着彼此的相处和了解的深
入，丈夫性格中暴虐的一面慢慢
显现出来。

王雪琴轻描淡写地说着痛苦的
往事，当时二人已育有一双可爱的
儿女。尽管是在相亲的基础上平等
谈婚论嫁，但是台湾浓厚的“夫权”
思想往往让海南新娘受误解和歧
视，让绝大多数在感情基础上结合
的两岸婚姻面对更多的婚姻以外的
问题。庆幸的是，王雪琴并非一般
柔弱女子，她及时申请相关法律保
护条令，并且独自赚钱买了房子、搬
了出去，与前夫分居两地，后来也争
取到了儿女的抚养权。

但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乡女
子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生活的艰难
程度可想而知。“在工厂上班，一个
月30天就工作了30天，每天从早
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半，中间只能
休息一个小时，就回家煮饭，在路上
来回就已经花了20分钟，煮好饭菜
就写一张纸条盖在桌子上嘱咐孩子
们，就又回去工厂上班了。”王雪琴
对于那段日子的劳累记忆尤深，“我
回到家就8点了，边吃饭边看他们
的功课、作业，自己去买参考书来教
他们，连续两年这样来回奔波”。

对孩子的爱让她时刻武装
自己，像永远不会倒下的巨人。

“我不想给孩子们负担和压力，而
现在孩子也长大了，都懂事了”。
往事仍历历在目，但是王雪琴早
已转变了自己的心态，“以前对前
夫的恨，现在已经没有了，毕竟事
情已经过去了，放下了，心里没有
恨了。”而今，那些年品尝过的苦
早已被当下的甜所紧紧包裹，弥
漫着的是幸福的香味。

桑梓之谊，不忘扶持之恩

与王雪琴一样乐于帮助同乡

姐妹的还有和她同年嫁到台湾的
海南新娘陈朝玲，对于“后来者”陈
向来说，她是自己的“贵人”。1979
年出生于琼海的陈向嫁到台湾新
竹已经 14年了。而刚到台湾的
她，只能当家庭主妇，对于工作非
常地迷茫。为了存点钱带回给老
家的父母，她曾经偷偷到外面的小
公司去打工。“直到通过朋友遇到
了她才有我现在的生活。”现在的
陈向已经是一家小吃店的老板了，
而陈朝玲也成为了她固定的水饺
供货商。

说起经营小吃店的初衷，陈向
回忆道：“台湾原本有很多小吃店，
我起步晚，经营艰难，但是姐姐发
现当地并没有卖水饺的小吃店。
她建议我卖水饺，刚好姐姐包的水
饺好吃，就一起合作。她包我租
店，就卖饺子、面、粉条类，还有各
种小菜。”陈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
很知足，“当个小小的老板有自己
的空间和时间”。

陈向是36名回乡省亲海南新
娘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对于这一次
的“回娘家，庆中秋”活动，她心存
感激。“作为在海南出生的女儿，很
感谢家乡这次的邀请。如果没有
嫁到台湾，也没有机会回来参加这
个活动，希望这次没有机会参加的
其他海南新娘姐妹们，下次也能够
一起回来。”

思乡情切，
开玩笑让女儿“嫁回海南”

19年前，林金美从海南万宁嫁
到台湾屏东，从家中娇贵小姐到为
人妇的任劳任怨，在陌生的环境

中从零开始学习芒果种植和改
良，岁月在她的骨子里刻下了勤
劳的品格。如今，再回海南的她，
已经少了一些任性，而多了一些
风霜打磨的韧性。如今，在台湾
的她，总是记着家乡的山和水，念
着远方的亲人。

“我刚去的时候和公公婆婆语
言都不通。”林金美情不自禁地笑着
举例，“在那里，人们常将长豆角晒
成豆干，用来炖排骨，而台语‘豆干’
与‘菜刀’的读音相似，而我听不懂，
以为要拿菜刀去煮了吃。”在沟通上
时常闹出笑话，林金美便更加想念
家中亲人的乡音了。“丈夫对我很
好，婆家人对我也不错。”尽管如此，
林金美还是无法排解淤积心底的思
乡之情。“但是每逢佳节就抑制不住
地想家，就独自一人去看海”，林金
美红了眼眶，哽咽着说。现在，林金
美时常开两个可爱女儿的玩笑，让
她们“嫁回海南来。”

“海上升明月，琼台共此时。”远
嫁台湾的她们，生活苦或甜，只有她
们自己知道。但是，亲人和家乡的
支持与关注、温暖的关怀定会触及
她们心底那片最柔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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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回乡探亲
的新娘中，以琼海女
子居多。据了解，自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以来，随着两岸交流
活动的不断增多，越
来越多的大陆女性嫁
到台湾，而成为台湾
新娘的海南籍女性目
前已有上万名。在台
湾的婚姻生活中，或
幸福，或艰难，这群女
子永远念及的是同乡
之情，她们成为了彼
此坚强的后盾，成为
彼此远在他乡的“娘
家”。 王雪琴与姐妹们到陵水敬老院探望老人

吴秀琴唱《回娘家》
周梦旎 摄

林金美将家乡之美带去台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
国台湾网记者郜利敏摄）


